
滁 水 观 澜 文 化 动 态

近日，有游客在凤阳明中都国家遗址公园
的城墙上，发现了一块刻着奇怪文字的城砖，这
块城砖为横砌式，长边侧面对外，上刻“每日白
湯飯”（每日白汤饭）五个清晰文字。

一
为验证真伪，笔者亲自到中都城遗址，在那

段600多年的“老城墙”中，找到了这一块城砖。
它位于中都皇城（紫禁城）西华门以北约300米

“老城墙”的外墙面处。因为离地面有近3米高，
平时不易被发现。

中都皇城的原四面城墙全长3702米，目前
仅保存西侧西华门南北一段和南侧午门以西一
段共约1243米。“每日白湯飯”（每日白汤饭）字
砖所在的一段残存明代城墙，自近代以来，没有
维修扰动过。据凤阳博物馆专家介绍，这块字
砖的工艺形制确为明洪武初年烧造，字体笔画
明显为城砖烧造之前刻划形成，而非后天人工
刻划，确定为600多年前的城砖。

在这块字砖附近，随处可见带有常规文字
的字砖，如有的砖上铭文为烧造地的府县名、提
调官和司吏名；有的标明总甲、甲首、小甲、窑匠
姓名、纪年；还有标明造砖的兵种如“射兵”等。

其中有块砖上刻着“安慶府懷寧縣（安庆府
怀宁县）……”城砖风化后字迹虽不完整、不太
清楚，但仔细辨认，“安慶府懷寧縣（安庆府怀宁
县）……”几个字应该无误，最关键的是“安慶府
懷寧縣”（安庆府怀宁县）与“每日白湯飯”（每日
白汤饭）字体笔画相近，都是在城砖烧制前划写
于砖坯上。有专家推测，两块城砖上的文字有

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即一位来自安庆府怀宁
县的工匠。

但这两块字砖意义明显不同，“安慶府懷寧
縣（安庆府怀宁县）……”是按照官方规定，为溯
源和追责而刻；“每日白湯飯”（每日白汤饭）则
为制砖人或窑匠私自刻写，其中表达的是不满
的情绪。

二
这块字砖的发现，再次引发人们对明中都

罢建原因的思考。
众所周知，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

下诏始建中都，从此拉开了明中都皇城建设工
程。明中都自洪武二年（1369年）动工，至洪武
八年罢建，历时六年，由李善长总领督造，在明
初可谓是举全国之力营建的“超级工程”。

在人力投入方面，粗略统计：共征调各类人
员近百万人，包括技艺工匠九万，军士七万，还
有大量民夫、罪囚、移民等参与工程劳动，分工
承担造作、筑城、烧窑、运输、后勤等工作，投入
人力是空前的。

史料记载，元末以来，经历多年战争、饥荒、

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逃亡、死亡，户籍人数大
幅降低，当时全国在册人口约六千万，直接调动
投入营建凤阳中都的就有近百万，加上间接参
与的人员则更多。

营建中都的物资取材遍及全国，其中部分
大型木料是从四川、湖广等路途遥远的西南深
山中采伐，单根巨木水陆转运耗费人工多达上
万；其他高级石料、琉璃、铜铁、油漆颜料等也从
各地调运。此外，还征集了全国一千三百余个
州县的“五方之土”，用于祭祀坛场、皇城正殿等
处营建。

工程所需城砖体量极其庞大，现文物部门
已收集带有相对完整铭文的字砖500余块，来自
22府69州县，另有周边17处卫所炼制的军砖，
来源覆盖今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湖北五省，
主要依靠水路运抵凤阳。为便于追责、验交货，
字砖实行“物勒工名”，各地在烧造运来的城砖
上标记有产地、工匠、时间等信息，一旦砖体不
合格，相关官吏、工匠是要承担罪责。

三
大量异地烧制的城砖、石料、木料等，都需

要历经长途转运才能到达凤阳，可以想见洪武
初年营建中都耗费人力物力之巨。

如此超级工程，若没有巨量国库财力、民
力、物力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对于一个刚经历长期的刀兵战火，经
济不振、百废待兴的初始王朝来说，时机上显然
不太合适，加之中都工程的庞大、奢华，经济上
何以为继想必是个大问题。

正史中记载，洪武八年，朱元璋以“劳费”为
由下令罢建中都，当时皇城、宫城、官署坛庙主
体已经基本完工。笔者相信这就是罢建的主要

原因，其他原因不过是后人的揣测而已。
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不可避免

地加重了明初社会和国家负担。
沉重的负担，加上经济困难，生活无法保

障，吃不饱、穿不暖，还有长期艰苦的劳动，不可
避免会导致大规模的营建队伍民怨沸腾。传闻
有营建工匠在中都城建设中用了魇镇之法，其
实与“每日白湯飯”（每日白汤饭）字砖相同，都
是民怨沸腾、发泄不满的反映，也是劳费甚巨、
经济困难的直接例证。加之王朝初建、功臣权
力的分配、政治斗争的复杂性等各种因素综合
叠加，最终促成朱元璋下定决心罢建了明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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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就起来，因为要去定远茅山脚下看火龙
果。火龙果是南方的果子，这几年才在定远引种成
功。说不上多激动，心里就那么一点期待。年过六十
了，看什么都像头一回似的。

出门的时候，天边刚泛白。车窗外头，稻子黄澄
澄的，沉得往下坠。玉米站着，秆子还青着，穗子倒干
了。空气里有一股甜味，像是新翻的花生，又像是刚
刨的红薯。车里几个人都不怎么说话，靠在椅背上望
着窗外。

远远地就看见了。茅山脚下，白茫茫的一大片大
棚，薄薄的雾罩着，一大团一大团的，像地里蹲了一排
大馒头。

大棚前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领我们来的朋友
说，两个都是他以前的学生，都是回乡创业的青年。
男的姓周，基地的主人，大学学的是农学，毕业回来包
了这片地，头两年种什么都不成，第三年才把火龙果
引种成功。女的在乡里做特色农业，管这一片的。小
周黑黑瘦瘦的，手指头粗，手上有茧。那女的说，乡里
要把这一片打造成特色农业的示范点，前些年这片还
荒着，现在大棚一个接一个搭起来，种的都是南边的
果子。朋友说，小周昨晚上特意打了电话来，叮嘱说，
看火龙果花一定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太阳一出来，
花就谢了。

钻进大棚。里头暗，潮气扑面，湿漉漉的。
花还在呢。
满棚的花。白的、粉的、紫红的，一朵一朵挂在那

些仙人掌一样的绿条子上。花瓣薄得很，透亮亮的，
跟纸糊的一样。姿态也是散的，有的歪着，有的斜着，
有的半开半闭的。不是那种热热闹闹的开法，是安安
静静的。有一股极淡的香，得凑近了才闻得着。我们
几个人早就掏出手机来拍了，咔嚓咔嚓的。那个带画
板的蹲在地上，铅笔在纸上唰唰地走。

我也凑近了一朵，蹲下来细细看。花瓣的根部是
黄的，慢慢往外淡，到尖端成了粉白。那些细长的瓣，
有的拢着，有的散着，谁也不管谁的样子。花心里几
根嫩黄的蕊，颤颤的、细细的。

不知道蹲了多久。有人递过来一个剥了皮的火
龙果，说，尝尝。

我站起来，腿麻了，身子晃了一下。大伙都笑了，

有人笑得拍大棚的铁架子，嗡嗡的。
火龙果托在手里，沉甸甸的。皮是玫瑰色的，一

片一片的，鳞一样翘着，又像一簇小火苗裹在一块。
咬一口，肉是紫红的，软软的。甜。很淡的甜，淡得像
是不小心尝到的。里头有好多小黑籽，比芝麻粒还
小。嚼着了，牙齿间吱的一下，轻轻巧巧的，像是踩碎
了点什么。

小周站在一边，也不催，看着我们吃。他说，花期
短，就这一两个钟头。“过了今天，这批花就没了。明
天开的，就是下一批了。”说着蹲下去，把一朵已经蔫
了的花摘下来，搁在手心里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轻轻
地放在了田埂上。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身
走了。

那朵花躺在田埂上。花瓣还张开着。风从大棚
里灌出来，把它吹得动了一下。

出了大棚，外头天光大亮了。天蓝得干干净净
的，没一丝云彩。茅山上的树，青的黄的混在一起，不
闹腾，也好看。白鹭在林子上头起起落落，飞得不高，
也不急。

我没再进棚去。站在地头上吹了吹风。风从田
野那边过来，凉凉的，带一股水汽。袖口上不知什么
时候沾了一片花瓣，粉白的，软塌塌的，跟一片湿了又
干的纸似的。我没掸它。用手心蹭了蹭裤腿，指缝里
那股果肉的甜味还在，黏黏的、淡淡的。

回去的路上，车里还是没人说话。太阳升高了，
满田的稻子照得亮晃晃的。手伸进衣兜里，指尖碰到
点什么，是刚才那片花瓣，不知道什么时候叫我揣兜
里了。软软的，捏着，不出声。

到家了，坐在院子里。阳光落在手背上，热热
的。那一点甜味，还在指缝里。头一回看火龙果开
花，那一点甜味，也是头一回尝到。忽然就想起小周
当时攥着创业成果的模样，大抵也是这样，捧着那一
点微甜，小心翼翼倾注自己所有的心血，慢慢等它酿
成甜。

我把那片花瓣从兜里拿出来，搁在手心里。花瓣
已经蔫了，软塌塌的，但颜色还在，粉白的，像一片褪
了色的绸子。我没有把它扔掉。我把它放在窗台
上。窗台上有一层薄薄的灰。花瓣搁在上面，颜色还
在。粉白的。

笔峰塔下，墨香漫过，终于迎来了全椒
县作家协会创办的笔峰文学沙龙百期庆
典。回望一路走过的时光，我常常在心底
叩问：我们相聚笔峰文学沙龙，笔墨耕耘，
灯火相守，究竟是为了谁？

笔峰文学沙龙自2017年启幕，从第一
场活动走到近百期的繁花满枝，扎根全椒
这片厚土，坚守公益初心，秉持“以文聚人、
以学养志、以文化人”的宗旨，打破身份、年
龄、职业的藩篱，把热爱文学的普通人汇聚
到一起。2026年4月，沙龙获评全省“终身
学习品牌项目”，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是
少数人的光环，而是属于每一个追光的文
学爱好者的荣光。荣光背后，是领路人与
一众颇有文学造诣的师者，长久以来的默
默坚守与倾情托举，让这颗火种得以生生
不息、愈燃愈旺。

这个平台始终面向新人，善待每一个
怀揣文学梦想的普通人。各位师者面对

一个个文学新人，他们更多的是鼓励的话
语，增强其写作的信心和勇气；面对一篇
篇尚显稚嫩的文稿，他们耐心细读，一字
一句认真点评，从立意构思，到遣词造句，
悉心点拨，不吝赐教。是他们把积淀多年
的创作经验，化作照亮后来者前行的点点
微光。

我，便是被这束光照亮的鲜活一例。曾
经，我也只是一个心怀文学梦想，却不知如
何落笔的普通爱好者。正是在沙龙温暖包
容的氛围里，在一次次真诚的指点中，我慢
慢褪去写作的生涩，敢于提笔，敢于表达。
近年来，上百篇的文章见诸市级报刊和有着
一定影响力的网络平台。像我这样的文学
新人还有许许多多，一批又一批青年爱好者
在这里受到感染、得到熏陶。沙龙实施的

“青蓝工程”，让资深作家与新人结对帮扶，
为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开启直通车。

原来，笔峰的文学灯火，是为新人而亮，

为每一个心怀文学梦的普通人而燃。在这
里，皓首老者可以畅叙情怀，文学新人可以
敞开心扉，青春少年可以挥洒理想；学校教
师、企业工人、社区居民、莘莘学子，无论来
自何方，只要心中有文字的火种，便能在这
里寻得同频的共鸣。百期以来，线上线下逾
万人次参与，老中青三代在此相遇，互学互
鉴，彼此成全。

笔峰文学沙龙为谁？为传承全椒绵
延不绝的文脉，为守护一方书香；为文学爱
好者心中不肯熄灭的热爱；更为托举一代又
一代年轻人的文学理想。它以公益为底色，
以培育新人为担当，不止有文字的切磋，更
有思想的引领，把时代精神融进笔墨，把书
香送进乡村、校园、社区，让文学浸润烟火人
间。百期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起点。

愿往后岁月，笔峰屹立，更多新人从这
里启航，以笔为锋，书写时代，书写乡土，书
写一方土地的万千华章。

投向历史过往的一块砖
——“每日白汤饭”引发的明中都罢建原因思考

□作者：殷兆松

那一点甜味
□作者：郑鹏程

近日，以“江淮实学传嘉应·贤守功迹
惠梅州”为主题的王者辅·王贞仪文脉对话
暨“天长—梅州”两地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
广东省梅州市东山书院举行，该活动由梅
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梅州市
东山书院、梅州市安徽商会和天长市王贞
仪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

清代天长籍嘉应州（今梅州）的知州王
者辅，是清代天长籍女科学家王贞仪的祖
父。他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梅州知

州府衙旁东山岌上创办了东山书院。这是
叶剑英元帅早年求学励志之地。书院为“三
进二横”的建筑结构，至今历经280个春秋。

活动当天，东山书院庭院坐满了粤皖两
地的文化专家和学者，围绕王者辅与孙女王
贞仪之间的文脉连接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大
家一致认为，梅州和天长两地文脉相连，不仅
是历史记忆的延续，更是当代文化认同与区
域合作的重要基础。梅州市文艺工作者还登
台，以歌、以舞、以戏、以乐，共同奏响“天长—

梅州”两地一家亲的动人乐章。与会人员接
着参观了王者辅在梅州修建的6个防洪堤
坝、东山书院、状元桥、城北窖溪、两座合溪坝
大桥和八角亭等，这些建筑虽历经200多年，
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由于王者辅政绩卓著，
当时乡贤、翰林李象元称他为“贤守”。

接下来，天长市王贞仪文化研究会拟
联合梅州东山书院等有关单位轮流举办纪
念王者辅、王贞仪相关论坛，共同推动两地
文化交流。

笔墨耕耘为了谁
——写在笔峰文学沙龙百期庆典之际

□作者：许朝垠

天长-梅州两地文化系列
交流活动举行

□作者：王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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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都宫城遗址

▲“每日白汤饭”所在的一段明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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